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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监管 互联网巨头 中国经济大变局 中国政治 评论

黯然退市、接受重罚——滴滴被“重锤”的背后与中国政经底层逻辑的变
化

中国要驯服垄断的互联网巨头，不仅仅为了经济因素，还希望这些平台能够成为政权的拱卫力量。

评论 大陆 深度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676/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230/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85/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51/
https://theinitium.com/tags/_7080/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opinion/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超先声，互联网科技观察者 
 7月21日，焦灼等待一年的滴滴终于迎来了对自己的最终处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程维、总

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

跟随处罚决定的，还有一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作出网络

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的决定答记者问》，试图对这个并无先例的巨额罚款作出一些解释。

在这则答记者问中，用语严厉，指向明显，跟一般的政府处罚公文大相径庭：“网络安全审查还发现，滴滴

公司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以及拒不履行监管部门的明确要求，阳奉阴违、恶意逃避监

管等其他违法违规问题。滴滴公司违法违规运营给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数据安全带来严重安全风

险隐患。因涉及国家安全，依法不公开。”


此前于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开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的182亿元天价反垄断罚单，

并开出了国市监处〔2021〕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封针对阿里巴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详实，

详细列举了阿里巴巴的违法事实、取证调查经过、法理依据，尤其就认定垄断地位进行了深度探讨，决定

书长达几万字，堪称一篇范文。

而滴滴事件的《答记者问》，除了处罚滴滴的几个理由之外，通篇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训斥口吻，并有“阳奉

阴违”这种近年来经常用来形容腐败官员与“两面人”的用语，这说明处理滴滴事件不是通常的技术官僚主导

的程序化过程，而是意识形态大主管对权威被挑战的愤怒反应。

在处罚通知书发布10分钟内，滴滴就默契公布了认罪认罚的公告，言辞谦卑，“诚恳接受，坚决服从，认真

整改”。


资本市场对滴滴事件最终有了说法而提振了情绪，当晚，在美中概股普涨，市场预期中国以网信办为首的

对互联网行业疾风骤雨般的监管或宣告终结，行业将得以喘息。

但一年前滴滴被下架的26个应用仍未确定上架日期，逾一年没有新用户增长的滴滴到底何时能恢复正常运

营，仍是未知之数。

阿里与滴滴 


回头来看，2021年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以及2022年对滴滴违反网络安全的处罚，两者颇有可比之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4-10/doc-ikmyaawa8891541.shtml


处。

在阿里巴巴的处罚说明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计算，“对当事人处以其2019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

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在滴滴处罚案件中，并没有公布对滴滴处罚的标准。根据滴滴2021年财报，滴滴2021年总营收为1738.3

亿元，其中，滴滴2021年来自中国出行业务营收为1605.2亿元，以最终罚款80.26亿元计算，正好是

2021年滴滴中国营收的5%。

2008年颁布施行的《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

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由

此看出，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罚款，实际上并不是顶格处罚，市场监管局的技术官僚用严密逻辑推理给阿

里巴巴定了罪，处罚最终从轻发落。

国家网信办对滴滴的处罚，有三部法律可以参考：2017年6月1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2021年9月1号

施行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11月1日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后两部法律的施行都在滴滴事件之后，这三部法律之中，对违反法律的处罚标准都不是非常高，能够对此

次处罚找到的依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

其第六十六条指出，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的......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

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

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

人。

可以看到，不管是针对滴滴公司的处罚，还是对于程维和柳青的处罚，都可能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六十六条而来的。而该条规定可以禁止主管人员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则未在此

次公布的处罚决定中出现。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网信办的顶格处罚与严厉措辞，都表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处罚。 




2020年11月16日，中国北京，滴滴CEO程维在D1电动汽车发布会上发表演说。摄：Xin Yue/VCG via Getty Images

滴滴难言过关 


滴滴事件的处罚，既有突击上市造成高层对滴滴“阳奉阴违”震怒，也有相关执行部委条线对这种体制外力

量的头疼，在此时引发的集中监管。

滴滴本来相对安全，2012年诞生以来碰到的最大麻烦是2018年发生的两次乘客被司机奸杀的案件及其他

安全事故。这在道义上将滴滴比如绝境，舆论上成为全国公敌，但实际上滴滴并没有伤筋动骨，反而在某

种程度上促进了滴滴进一步完善公司与产品的治理。

滴滴的业务监管名义上归属交通运输部， 但交通运输系统本质上不是“条条”式部门，而是“块块”式部门，

交通运输部只对各地各行业做业务指导，实际的执法权限以及一些有效法规的制定都在地方——滴滴利用

这些各地之间的竞争，分而治之，国内几百个城市各自有一些地域特点和法规，即便滴滴在某些地市违规

运营，当地也只能运动式监管，谁也无法在整体上将滴滴掐灭。

笔者曾经总结过一个中国互联网的特点，中国互联网与意识形态的交集是监管的重点，“媒体属性和舆论动

员功能的平台”是要被网信办等监管部门重点“照顾”，滴滴属于实体交通运输行业工具类产品，基本上没有

意识形态色彩。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10830/china-didi-crackdown/


实际上官方也是如此看待。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工具从来没有打开过中国市场的大门，Google

中国也得而复失，2010年之后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但是Uber中国分公司优步中国一开始就攻城略地，

把极具侵略性的扩张政策带到中国来，也没有遭到监管部门阻拦，在与滴滴竞争中也没有受到监管部门不

公正待遇。

滴滴不惜重金挖来官员应对政策监管，比如前司局级干部李建华曾担任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后于2019年

离职加入奇虎360），原交通部运输服务司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张贝任滴滴出行副总裁、滴滴政策研究

院院长，不过这些政策针对的是交通部和各地交通委，滴滴没有想到还会有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网信办的一

天。

在这次上市过程中，滴滴也征求了主管部委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意见，并得到了两者的支持。中央

网信办当然是绕不开的监管部门，中央网信办原则上并未反对滴滴上市，不过提出意见，认为滴滴应当对

自身数据安全做一个彻底的自我检查并推迟上市。

可是，一向善于突破监管、利用部门矛盾周旋的滴滴却犯了致命性的错误，在7月1日中共建党百年大庆前

一晚忽略监管指示突击低调上市，并马上迎来了痛击，中央网信办非但没有在七一放松警惕，反而立刻动

员起来。

7月2日晚7点，设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公告称，对滴滴发起网络安全审查，

审查期内滴滴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下架“滴滴出行”App的通报，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 


7月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最新22起投资并购未申报的处罚案例。滴滴因8起合资和投资未申报

被罚400万元。

7月9日晚，国家网信办再因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下架滴滴旗下25款应用，包括“滴

滴车主”“滴滴企业版”甚至滴滴公司内部社交软件和车队管理软件。

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

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https://cn.wsj.com/articles/%E4%B8%AD%E5%9C%8B%E7%9B%A3%E7%AE%A1%E9%83%A8%E9%96%80%E6%9B%BE%E8%A1%A8%E7%A4%BA%E5%B8%8C%E6%9C%9B%E6%BB%B4%E6%BB%B4%E6%8E%A8%E9%81%B2%E7%BE%8E%E5%9C%8Bipo-11625535614


通常会拖沓冗长的行政手续和紧张忙碌的百年大庆都没有给滴滴留出喘息之机，两周之内的霹雳行动，滴

滴的最高市值留在上了上市当天的760亿美元。

对于滴滴这种体制外的民营公司来说，在体制内是不可能形成坚实庞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成长与中共十八

大之后的滴滴，在政商关系人人自保时代既没有形成体制内盟友的机会，也没有十八大之前像阿里等其他

互联网公司粗放发展的时间。

滴滴除了认罪认罚，别无他法。而滴滴新用户注册仍未开放，20多个App也没有重新上架，仍然难言安全

落地。

今年中共二十大之后政策或有微调，却一定不会有根本性变化，在中美斗法愈演愈烈的当下，“坏孩子”滴

滴的样本足可以儆效尤



滴的样本足可以儆效尤。

一名员工在介绍滴滴出行手机程式。摄：Kiyoshi Ot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滴滴的底色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彼时外界认为主要针对阿里系和腾讯系这两

家规模超大，拥有巨大动员能力和财力的互联网巨头，滴滴只不过是安于一隅的服务类公司，即便早年前

经过多轮不合规的合并，但不至于作为“资本无序扩张”的样本之一。

但滴滴之所以成为阿里系蚂蚁折戟上市之后的又一案例，偶然中也存在着必然。 


滴滴是从草根中诞生的巨无霸，在丛林法则的中国互联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野心和潜力，经过风投资

本、外国资本和既得权贵精心挑选加持，获得了超然竞争的能力。

跟Uber对抗现有规则、打法野蛮粗暴类似，滴滴出生就打破了各地的既得利益格局，具有强烈的叛逆精

神：网络叫车服务直接挑战庞大的出租车行业，身份是灰色乃至黑色，与中下层的交通官僚体制会产生天

然的对抗性。



时间回到2012年下半年，来自阿里的“小镇青年”程维北上，靠着前同事王刚的天使投资，准备在京城大展

拳脚。北京是“天子”脚下，等级森严，出租车行业盘根错节，既有国有资本，也有地头蛇势力。“快的”第

一站选择杭州，优步中国第一站则选择上海，跟其他网约车选择南方城市不同，滴滴一开始就准备啃全中

国最硬的骨头，先难后易，程维的赌性和冒险可见一斑。

2015年1月，程维约见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讨论合并的可能性，不久媒体就获悉了谈话内容，周航质问

程维，却只得到否定答复。一个月后的2月14日，滴滴声东击西，宣布与竞争对手快的合并。

在对付另外一个竞争对手优步中国上，滴滴又使出另外的招数。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Uber崛起的

编年史，滴滴的员工向优步司机发送虚假短信称优步在中国已经关闭，他们应该为滴滴工作。滴滴还使用

了反间计，让滴滴员工入职优步中国，以获得优步的内部信息。

2020年3月，中国首都北京。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循规蹈矩这个词在滴滴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也在屡屡与政策的对抗中吃到了红利。 


2014年，当北京禁止私家车用于网约车业务时，许多公司遵守了规定，滴滴却依然我行我素。当被政府指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10830/china-didi-crackdown/zh-hant/


0 年，当北京禁止私家车用于网约车业务时，许多公司遵守了规定，滴滴却依然我行我素。当被政府指

控非法经营出租车业务时，滴滴称只是与合法的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不是与个人车主合作。滴滴还承诺旗

下司机，如果滴滴司机被运管抓到罚款，滴滴可以凭票全额报销，让司机没有后顾之忧。

博弈政策，绕过监管，棋走险招，是滴滴最初成功的秘诀。即便到今天，在许多城市，滴滴的运营也笼罩

在灰色之中。滴滴一直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没有拿到关键的运营许可证；在北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并不

满足北京市要求的“双保险”——“京人京牌”。

滴滴的“街头智慧”，并不足以让滴滴在一众公司中脱颖而出。滴滴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一个坚忍变通

的创始人，在移动互联网兴起，竞争残酷又激烈的时代，还是远远不够的，滴滴需要大量的钱，足够它烧

到十年后。

接下来，滴滴变成了中国互联网自由竞争和资本推动历史上的极致产物，本质上成为一个私募基金推动的

梦想怪物。

上市前，滴滴融资逾20轮，和快的打车、优步中国历经两轮合并，私募股东已经近百，创中国互联网公司

之最，在世界范围也是前无古人。

在滴滴这场资本盛宴中，聚齐了几乎所有主角：中国风投资本经纬中国、红杉中国等；互联网巨头资本腾

讯和阿里；外国资本软银、Uber和苹果等；国有资本中信产业基金、中金、中投等。

根据滴滴IPO招股书显示，软银持股比例为 21.5%，为滴滴最大股东。Uber优步持股比例为12.8%，腾讯

持股比例为6.8%。

这场长达数年的资本狂欢，肇始于十八大之后开启的金融自由化以及政府鼓吹的“双创”、“互联网+”，也

得益于中美关系最后的窗口期。彼时中央的主要精力在于反腐和意识形态领域，其中就包括分散在数个部

委之间的反垄断大权。

与滴滴同时代的许多创业者纷纷倒在了滴滴依靠资本垒砌的高墙之下，滴滴厚厚的血槽支撑了其肆无忌惮

的补贴大战，其2015年全年亏损达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亿元。2016年合并优步中国之后，

滴滴在中国市场份额一度超过90%以上。

各方资本最后推举出了一个代言人，中国最精英、最有话语权的企业家之一柳传志的女儿，曾任职于高盛

的柳青担任滴滴总裁，完成外资和本土资本的一次合流。



滴滴总裁柳青。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2月，柳青就任滴滴总裁，在此之前，滴滴从未设置总裁职位。程维评价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

时间内，帮助公司完成了当时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笔7亿美元融资，并带领团队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血路。

跟其他创业公司不同，柳青并不仅仅是滴滴职业经理人，她在公司的地位跟程维不相上下。她不光给滴滴

带来最大一笔融资，还引入了中信、中投这些国字头资金，带来了柳传志潜心经营40年的中国生存经验和

庞大的人脉网络。

2015年程维成了陪同习近平访问西雅图的中国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同年底在乌镇中国互联网大会上，

习主动来到滴滴公司展台，程维汇报了滴滴公司发展的现状及对未来的思考。

拥有旺盛生命力的草根力量、遍布全球的资本力量、理论上深谙中国政经环境的精英企业家力量——三股

“势力”精心打造的滴滴，几乎是一架精巧绝伦又稳如泰山的战车，似乎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直到遇到

真正绕不过去的问题。

致命的误判 


20 8年 有私募基金当时宣称 滴滴在私募市场已经到头 市场上能够拿到的基金已经全部拿到 华丽



2018年，有私募基金当时宣称，滴滴在私募市场已经到头了，市场上能够拿到的基金已经全部拿到，华丽

的名单开始变成沉重的绞索，需要回报的时刻要来了。

2018年12月，滴滴再度进行一轮融资，彼时每股公允价值已从2018年7月的41.04美元/股跌至37.48美

元/股。很多早期股东已经等不到上市变现的那一天。2018年1月和12月、2020年4月、2021年3月、

2021年4月和2021年5月，滴滴从现有股东手里总共回购了1800万股股票。

投资人们对滴滴施加各种限制。滴滴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高达307亿美元，优先股到期后股东可以选择转

为股权或者债权，投资人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到期将股权转换为债权，滴滴将背上沉重的负债。

滴滴第一大股东软银的压力更大。2019年软银陷入债务危机，2020年下半年美股市场崛起，软银财报扭

亏，Uber股价上涨就让软银实现80亿美元账面盈利，2021年软银需要滴滴充当另外一个白衣骑士。

在上市之前，软银在滴滴持股和投票权都是第一位，占五分之一强，软银委派了滴滴董事会成员Kentaro

Matsui，在滴滴拥有强大话语权。软银广泛参与滴滴新业务的融资，并在多轮融资中设置了对赌条款，例

如若无法在融资结束五年内把旗下的橙心优选和青桔单车单独IPO，滴滴就需要现金赎回相应股权，或者将

相关股权转化为对滴滴母公司的持股。滴滴在招股书中称，“如果无法实现对赌条款，相应产生的现金支出

将给滴滴的流动性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正如当时投资人预料的一样，美国资本市场流动性盛宴可能在2022年消失。基于滴滴赴港上市曾经失败的

经历，滴滴必须在2021年上半年赴美上市已经几乎成为所有股东们的共识。

为了敦促滴滴上市，股东们给管理层许下重金，做出重大退让。软银主动放弃了滴滴的董事席位，退回纯

财务投资人位置。IPO时软银持股维持在20.2%，对公司的投票权降至10.7%。第二大股东Uber也退出了

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日本东京，滴滴出行和软银的一次共同新闻发布会。摄：Kim Kyung-Hoon/Reuters/达志影像

2021年二季度，滴滴给予管理层30.3亿美元的股权激励。预计上市后，程维、柳青和滴滴高级副总裁朱景

士合计持有约10%的股权，但通过AB股架构的超级投票权设定，三人投票权合计达52%，全部成为董事

会成员。

在这些举措之后，压力来到了滴滴管理层，也就是程维和柳青肩上。程维创业之初就有鲜明的底层逻辑和

规则破坏者印迹，滴滴起家本来就是刀口舔血，恰逢中国难得监管空窗时期，赌性浓厚的程维一举成为最

大赢家。

6月30日晚9点，滴滴出行在纽交所挂牌，此时为建党百年庆典的前夜，滴滴处理得异常低调，没有中概股

上市惯常的敲钟和庆祝仪式，也没有高管讲话。

7月1日零点，滴滴员工才在公司内部群里看到“公司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的消息，同时发出的还有禁止

在外部和朋友圈转发评论上市的相关通知。滴滴的创始人程维甚至要求股东们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不借上

市宣传投资收益。

上市心切的滴滴选择了无视网信办的意见，再次大胆突破规则，这次却没有赌赢。 


新时代政经逻辑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政治运行规律改变，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层面的运行逻辑，中国商业社会大洗牌，出

现了新的赢家和输家。

阿里蚂蚁系和滴滴就是这场大变革的“被淘汰者”。 




过去10年，马云曾被各级政府奉为座上宾，阿里和蚂蚁的业务几经膨胀，阿里成为中国最大电商，蚂蚁的

金融业务规模直逼四大国有银行。

在扩张中，阿里利用资本优势和垄断地位，力压京东等一众竞争对手；蚂蚁则利用金融自由化的短暂窗

口，推出了屡屡试探监管底线的灰色业务；阿里系甚至试图把手伸进体制传统上的“禁区”，投资多家商业

媒体。后两者直接对党的“钱袋子”和“笔杆子”产生威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与体制抗衡的最强力

量。

2020年11月暂缓蚂蚁上市被暂缓，监管暴风骤雨而至，解除了蚂蚁对金融体制的威胁；2021年4月反垄

断调查以及182亿天价罚款大大伤了阿里元气，这是马云起家的根基；2021年9月份阿里和蚂蚁开始逐步

退出媒体的入股，阿里触及“笔杆子”的想法破灭。

2021年8月，中国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互联网行业不过是商业版图变化的一角，曾经在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上的首富们许家印、王健林等地产大佬

哑火，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吴小晖、肖建华身陷囹圄。芯片、电池、电动汽车领域则诞生了新时代的胜

利者，宁德时代曾毓群、比亚迪王传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马云。



体制希望企业家们做“党的驯服工具”，能跟新时代同频共振，能效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互联网行业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为除了它是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外，其平台经济能力、舆论动员

能力和大数据能力已经具备与国家治理相当的实力。

中国要驯服垄断的互联网巨头，不仅仅为了经济因素，还希望这些平台能够成为政权的拱卫力量，舆论动

员能力能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平台的数据能力为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家从体制内分蘖，力量逐步变大。2000年“三个代表”思想的出世，从理论

上解决了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和阶级焦虑，民营企业家入党，政治地位有了法理保障。

胡温十年，官僚体制与市场经济混沌发展，官员企业家不分你我，权贵资本主义概念逐渐成型。 


2012年新时代开启，叠加了移动互联网红利和大数据的时代崛起，在政经逻辑大转换尾声中，互联网企业

一度攀升至顶峰，又跌落神坛。

滴滴发迹于这个时代，吃到了最后的红利，成为资本集中的绝响，也在路径依赖的习惯里严重误判，黯然

退市，未来无依。


